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烫豆粑
黄亚明

! ! ! !夜深，风冷，雪紧。我在单位加班，
短信乡下朋友：兄弟，好想你煮的那碗
豆粑……

老家在大别山腹地，皖西南的岳
西。山深林密，一入冬，家家户户，忙着
冬腊风腌，要把成串的鸡鸭鱼肉、香肠
口条，挂在窗台、土墙、门前晾衣竿上，
让毛伢儿们看了，咂巴着嘴，口水直淌，
满村嚷着叫着，“快过年了啰！”

南方人爱大米，北
方人爱面食，皖西南介于
吴楚之间，杂交出豆粑，
汇集出南北风味：能像
面条一样煮着吃，像饭
一样闷着吃，甚至还能香脆地煎着吃。
豆粑一般选用质量上乘的籼米，籼

米韧劲足，吃起来绵，筋道。选好籼米，
再把它和小麦、黄豆、小米、绿豆、芝麻、
玉米、高粱、荞麦等等，浸泡 !"小时左
右，按 !#斤籼米配 $斤杂粮的比例，拌
和均匀，再按 %：!兑好水磨浆。
磨完豆粑浆，接着就是烫豆粑。烫

字妙，别致，形象。不是烤、煮、熬、腌、风
干出来的，是靠松毛（松针）灶火慢慢烫
出来的。准备烫豆粑，先得定好日子，各
家错开，七亲六姨邻居嫂婶，都来帮忙。
这是细工，慢活，急不得，五六个人配
合，各有分工：一个有经验的农妇，主
厨，其他帮手若干。农妇主厨站在锅边，
等锅烧红，用丝瓜莆蘸油擦锅，然后用
长柄木瓢或铁瓢，舀半瓢豆粑浆，沿锅
边均匀倒上薄薄一层，浆汁有空缺的地
方，迅速用河蚌壳或刷子刷匀，使薄饼
厚度一致。约五分钟，一张豆粑饼就烫
好了。然后，请小心，把烫好的豆粑饼铺

在倒放过来的竹筲箕上，帮手一快速端
走，放在一个直径约五尺的扁平晒筐中
冷却。帮手二待豆粑饼冷却，立马折成
长一尺五寸、宽一寸半的条状。帮手三
把卷起来的豆粑饼，横着，细细地，一刀
一刀地切，切成丝。接下来，就要看
老天的意思，当风和日暖，乡亲们迅
速搬出一大溜晒筐，上面均匀铺满湿
豆粑，直到晒干为止。成形的豆粑不

是圆形的饼，是条形
的，比面条略粗、短，
色泽微黄，能让农家
的口福持续半年以上。

吃豆粑也有讲究。
吃法一，煎豆粑饼。把新鲜的豆粑饼，放
油烙，沾上点辣椒酱，十分的美味可口。
吃法二，煮豆粑。跟下面条相似，先将适
量清水烧开，再将豆粑倒入锅中，根据
个人口味喜好煮 %分钟左右，加入食用
油、食盐、大葱或韭菜，即可食用。也可
加入适量的小白菜或菠菜、红辣椒粉
等。吃法三，炒干豆粑。先将干豆粑用温
水浸泡几分钟，使其变软，加肉丝、姜
丝、萝卜丝（青菜或鲜笋亦可）炒，再洒
些蒜叶，淋上猪油或麻油；最后合上锅
盖小火焖一会，让其烧出锅巴，令齿颊
留芳。
小时候，我最喜欢吃炒豆粑。狼吞

虎咽几碗，真是滋味绵长。
乡村是有魂的。乡村的魂是“年”。

没有旧年味的年，是年的赝品。没有豆
粑的春节呢？不算原
汁原味吧。

老弄堂那时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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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元旦天好，女儿约我到玄武湖
去“走湖”，说要用一种新鲜且健康
的方式迎接她和我的“一生一世”。
我对这个提议充满兴致，早早与她在
太平门会合，开始我们的环湖步行。

天气真是非常配合心
情，朝阳在没有雾霾的湖面
展开红红的笑脸。女儿全套
运动装束，看上去跟“走湖”这
个提议一样新鲜美好。我和
女儿的关系一直以来都类似
闺蜜，所以我们脚底轻快，一
路谈笑风生。
环湖走完一圈，我们按

计划从玄武门出去。女儿对
午餐的安排，是请我在她们单位六
楼的茶餐厅享用简餐套餐。从那个
茶餐厅的大落地玻璃窗鸟瞰玄武
湖，有一种仙境般的效果，是我最喜

欢与她闲坐的地方。
我们如此这般

地度过了大半个快
乐的元旦。

晚上我们通电

话，女儿告诉我，晚上她在一家五星
级饭店的包间里，请奶奶和爸爸吃
了晚饭。我警惕地竖起耳朵，问：“小
丫头去了吗？”
她说：“请爸爸当然就连小丫头
一起请了。”
我半天不说话，然后我

很没有风度地说：“你只请我
吃了简餐，你请你后妈吃了
豪华大餐！”然后我更没有风
度地重提她爸爸当年搞婚外
情的旧账，他俩拍拖花光我
们的生活费，害我们过年只
能在天桥下买便宜衣服，好
不容易买块巧克力，分好几

次才舍得吃完。我给她买过一只会
发声的卡通玩具，第二天趁我们去
上班上学，小丫头来到家里，转眼就
把玩具玩得没了电。
我还提醒我女儿，她父亲自她

!&岁那年娶了小丫头后，就对她的
高等教育、找工作、买房、结婚等等
人生大事未尽过任何父亲的义务。
女儿好言好语替他们分辩，说：“他

们后来不是都下岗了嘛。”
女儿又说：“小丫头刚参加工作

就爱上我爸，下岗时买断工龄，一共
才补偿到两万多元。这么多年，她父
母不谅解她，同龄人的圈子抛弃了
她，她又无法进入我爸这代人的圈
子，小孩也生不起，你说，我们还有
什么好怨恨她的呢？”
几乎是片刻之间，我心中油然

而生对女儿这代人的敬意。她们看
问题完全没有成见，她们客观、善
良，甚至对只大自己几岁的后妈怀
着同龄人的理解和怜惜。
我说：“那么，以后你就经常请

他们吃吃大餐吧。”
说完这句话，我的心情又像没

有雾霾的玄武湖湖面，升起了红红
的太阳。

野瀑之忆
徐 芳

!曾几何时，几个朋友
围坐一圈，回想三十多年
前某个夏季，有过一段年
轻的漫游。说话间，却让那
本难以接近的山与水遥远
地黯淡下来了，因为我们
的话题，仿佛永远在暴露
差异性。如果就有那么一
句话，可以将你的心敲碎
的话，你说它只能算是一
句话吗？
真要比较起来，论戏

剧性与情节跌宕，老妹子
的偶遇故事，早已拔得头
筹；论奇幻，我一定没有如
某前辈大胆而活跳；论煽
情，可又没有某美女那夜
莺啼血般的感染力。我说
的是深山夜游，邂逅一挂
无名瀑布的往事。
回忆中，即使最优美

的词语也已失色。我差不
多用了《红楼梦》里的奇妙
构词“泻玉”来比喻，也
很想直接诵读徐霞客笔下
的壮丽形容：“路左一溪
悬捣，万练飞空，溪上石
如莲叶下覆，中剜三门，水

由叶上漫顶而下，如鲛绡
万幅，横罩门外，直下者不
可以丈数计，捣珠崩玉，飞
沫反涌，如烟雾腾空，势甚
雄厉，所谓‘珠帘钩不卷，
匹练挂遥峰’，俱不足以拟
其壮也。盖余所见瀑布，高
峻数倍者有之，而从无此
阔而大者，但从其上侧身
下瞰，不免神悚。”

这个穿越的探险故
事，倒很像是我们的传奇。
而说话的过程中，
我不光是表情，其
实说出的每一个
字，和内心皆有很
强的关联。或许对
现在的我而言，要能够更
强烈地把语言嵌合于内，
怕就只有沉默的心语了？
且不说那些让我心领神
会，激动失眠的词组：漠
漠浓云，蒙蒙黑雾；雷声
轰轰，闪电灼灼；滚滚狂
风，淙淙骤雨……
但那几位听了却还是

面面相觑，又喜又惊又悲
又叹之后，其中一位眨了
眨眼，一摊手说：“想不起
来了……”也许，所谓往事
叙述，得试着变得柔软，而
非坚硬；流畅，而非拘谨；
热烈，而非急躁；发现，而
非寻找。自然，我也期待那
种侃侃而谈、一泻千里之
语势，但却总不能够。就像
走了很远的路，到了城市
的旧区，走到后才发现，眼
前是一片拆迁后的废墟。
人都不知到哪里去了，又
何况窗前的那棵树？

疲倦、无奈、妥协，似
乎还有那么一些不甘。我

几乎是按着自己的头，那
么反复地细说那个月明星
稀之夜。且还要以拙诗为
证，以证明曾经让我们惊
叫的瀑布的独一无二，实
难以忘怀……可这诗也是
我在多年后，凭记忆写成
的，不足为凭。索性不管三
七二十一了，“呈供”如下：

野瀑''像落入绝望的
梦'所以才突然暴跳'倒流、
狂啸'我们却由此而倾斜'看
山峰倒悬'剥离石髓，劈断
树根 '花叶飞溅似碎玻
璃……'啊，一条飞鱼'中
弹似的被击落'又一条猿臂
相与腾跃'……迎头撞来
的鹰隼'和坠落的月亮一样'

倒栽在一片水银色中'

颤———抖———'“哇”的一声'

带着被窒息的'惊呼，疾风
穿越重山'亦似穿嗓穿心
而过……
也因此，我们再一次
集合重游了。可惜，
这次既没有看见如
某老友妙笔生花的
“珍珠屏”效应，更
没有听到我所强调

的“雷鸣般的掌声”。哗哗
扒开落叶，虽依稀见到巨
岩下水口的涓滴迟缓，却
已是悄然无声了。
但那几乎难以发现的

道道白虹，在寒气里却悄
然升起在头顶。一似水汽
雾化、岚化，但也竟能还原
我的美妙旧梦———当年的
游伴，刹那恍然醒悟，并连
连叹息着：“想起来了，想
起来了，一丝不错！”
此话当然不是说我所

写的“飞鱼”、“猿臂”即为
真，现代诗也是需要通过
夸张来表达惊奇的。一如
当年，老天让那一个个年
轻、洁白的前额，勇敢地探
入到亘古的黑暗中一般。
但谁又真正目睹了自然生
命的全过程呢？
缅怀着那片曾经的大

水，静若处子。而我们当年
那份汪洋恣肆、豪气干云
状，如今断然也是做不出
来了……

梦
境

程
小
莹

! ! ! !做一个梦，有时候像看一部电影一
样，几个画面和几个细节，十分清晰。还
很生活化。写小说也不一定编得出。我就
在这个梦里，看见自己开车到杨浦的某
条僻静的小马路。看到有个洗车摊。靠边
停车。现实生活中，我到这样的城郊结合
部，顺路看到马路洗车摊，就洗车；因为
停车便当，也因为便宜，要比市区的马路
洗车降五元。我靠边停车的技术一向搭

僵。不是离上街沿半米，就是轮胎蹭在上街沿上；金属
轮毂就被刮擦得一天世界。梦里也是。我感觉到钢圈蹭
到上街沿了。咯噔一记。前挡风玻璃，已经被喷上洗车
泡沫。洗车人落手快，先对你的车喷上泡沫，你不洗也
得洗。拉上手刹。从车子里出来。问价钱，五元，真是便
宜。我按照平时生活里的习惯，摸出香烟。点上。一边
去看自己车子的刮擦痕迹；钢圈上有新的擦痕。
梦的故事在继续———洗车的开始操作，蛮规范的，

像他们搁在路边一只方凳上的牌子宣示的一样：泡沫
洗车。然后，用大块海绵擦。我忽然发觉，那三个擦车
的，是女人，就是我正在写的小说《女红》里的纺织厂下
岗女工。有名有姓：秦海花、国茂娣、杨月宁。我分明看
见，那秦海花，是领头的，趴着，擦后备箱；丰满的
臀，撅着，上面的后腰头，上衣和绒线衫，没有束
好，腰际露出一条雪白的肉。我脱口喊出她的小
名：阿花。我帮她们安排的情节是，下岗再就
业，伊是开服装加工厂，带了一帮下岗女工。现
在怎么就自说自话，出来摆洗车摊头了？问伊。
伊讲，等一歇跟你讲，先拿你车子洗好。三个女
人洗车，手脚是快的，冲洗，穿着高筒套鞋。拿
着水管冲，水溅上来。我稍许躲开了。擦起来，
有点吃力；三个女人还嘻哈，头上冒着湿气。天
冷的缘故；人还是有热量。
车子擦干。伊问我，要不要抛光打蜡。我说不

要。还是新车子。再说不好意思麻烦倷。我从来没
有看见过，四十几岁的上海女人洗车子。我不是已
经给你们安排好，你应该做一家服装厂，还有一个
服务性的“三产”，这些是下岗再创业的实业“布房
间”集团；我构思得好好的，现在你洗车，叫我哪能
弄法。伊讲，先从最苦的地方做起，也好；你样
样皆想得太好。再说，你不是还叫我去擦过皮鞋
吗？边上，国茂娣、杨月宁，她们好像跟我不是
很熟，自顾将刚刚擦车的毛巾绞干，像过去上海
女人洗被单后绞干的样子；两个人各拉着大毛巾
的一头，一个往左，一个往右，将毛巾绞起来；
水被绞出来，滴滴答答。我对秦海花说，你还是领导啊；
有许多事情要做。啥个都不是。伊讲，就是个工人。女
工喳吧，说话嘲叽叽：像你哦，车子开开，样子好口来。
醒过来。还觉得她们在嘲我。连续几个月，写这

部小说，就是想她们，日思夜想。她们便进入我的
梦境。
后来就经常想这个梦。有些细节真的很真实。钢圈

蹭到上街沿。写着“泡沫洗车”的牌子。还有洗车的价
钱；我的小说，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那时候洗
车的价钱，市区的确是十元，出了市区，就是五元。还有
女人腰际露出的白色的肉。她们两个
人合力绞毛巾的样子。历历在目。梦醒
过来的那天早上，我真的到车库里，第
一桩事情，便是去看那车轮钢箍，是不
是真的蹭过上街沿，有了新的刮擦。

愠怒的理由 李爱婷
! ! ! !放假在家，正看着电
视剧跟着傻乐呵呢，外婆
从客厅愠怒而来，手伸到
我面前：“遥控器拿来！”我
扭脸问：“怎么你要看的节
目到了？”“哼！我要把电视
剧给你关掉！不愿待你家

了，明天就走！你们上网的
上网，看电视的看电视，玩
手机的玩手机，打牌的打
牌，没一个人陪我说话！”

我调小音量，安慰她说：
“外婆你有事尽管说，我听
着呢！”外婆这才有点高
兴：“这还差不多，手上扎

了根木刺，帮我用针挑出
来行啊？”我赶紧颠颠去翻
箱倒柜找针了，半天，终于
在犄角找到了一枚，回房
间一看，外婆手悬着，坐我
的位子上看着电视津津有
味地傻乐呢！

孩子不知豪华
莫小米

! !程乃珊的文章里说，香港的半岛、洲际、文华、四
季、港丽等豪华酒店的餐厅，是禁止幼童入内的。有内
地游客愤而投诉，说是年龄歧视，但港人很认可。
孩子是没有豪华概念的，他们更喜欢墙上可以乱

涂，泥地里的小虫小花，小鸡小鸭无拘束地走来走去。
喜欢自然自由的环境。
看看《爸爸去哪儿》

中的几个孩子。海岛那
次，王岳伦父女误了航
班，最后抵达，剩下的房
子像是废弃多年无人住的，一席土炕梆梆硬，到处结着
蜘蛛网，王岳伦忍不住叹气，可是问女儿王诗龄喜欢
吗，王诗龄想都不想就说，喜欢！有一次挑房是爸爸先
比赛不眨眼睛，谁胜谁的娃先挑房，辛辛苦苦得了第二
的模特张亮，儿子天天却挑了最远最破的房子，矮到他
爸的腰都挺不直。比较在意舒适清洁的（非豪华）是田
亮女儿森蝶和林志颖儿子小()*)，可是有一次林志颖抽

到最破的房，()*)赖在门口不肯进，林志
颖说，()*)，你看这个房子是不是很酷，()!
*)立刻转忧为喜，很酷，当然很酷啊。

周围的成人们，不知道有多喜欢豪
华，豪宅，豪车，豪华家具，豪华旅游……

连和孩子有关的一切，玩具，学习用品，幼儿园，也都冠
以豪华，他们以为，孩子也喜欢。
有一位当官的父亲，有赴豪华宴席、住豪华宾馆的

机会，常常带着儿子，说是为了让孩子长见识，动机也
算对，总之比那些在外头花天酒地忘了妻儿的官员强
多了。随着儿子长大，父亲官位也节节攀升，有一天儿
子忽然宣布不跟了，当爹的高兴，说儿子长大了。
谁知之后儿子与父亲越来越疏离，几乎不讲话，小

小年纪流露厌世情绪，更意外的是有一天父亲偶尔看
见了儿子的日记，儿子竟然为有这样的父亲羞耻，对父
亲充满仇恨，恨不能杀了他……父亲吓傻了，认为儿子
有心理疾病，求教心理医生，心理医生听到孩子小时候
出入豪华的那段，一拍桌子说，就是它！
那些场合，推杯换盏之间，出于需要，或出于礼貌，

人和人往往言不由衷口吐莲花，而一回头就说这人装
得可像，那人是个白痴，美女是个老太婆。你以为孩子
小啥也不懂，其实他全都接纳，提前见识了人心浮华。

兴安岭吟草 许 辛

鄂伦春护林员

狍头角帽满山飘!马

步风生绿海涛" 林影花云

长穗箭!溪流醉透古民谣"

夜宿山中

草棚人醉念松灯!皓

月梢头问夜风" 一曲山溪

何处去#自于石上数星星"

对城市撒娇
黄惠子

! ! ! !在我对人说着“我
已经比以前坚强很多
了”的时候，我正捧着一
杯浓的热咖啡，慢慢慢
慢地走在这城市晚间。

舒服的运动鞋。纯白的柔软的大单肩包。毛茸茸的
黑围巾。一点点的寒意，一杯热咖啡就抵挡过去。庞大
的不认识的人们。炫了目的霓虹。
慢慢慢慢地走过这些与那些。很想问问这城市，关

于一棵树的年纪。很想对这城市说，可不可以再多一些
喝奶茶的地方。很想无理地要求这城市整个地倒挂过
来，看看附着的和掉下来的究竟都是什么。很想放肆地
对这城市踢上一脚，然后听它的痛处在哪儿，或者它会
默默地包庇我呢。很想缠住这城市要一首歌永远也放
不完，要一家店永远也不关门……
途中买到了一本漂亮的本子。它将成为我的第 ++

本日记。真巧啊，我正走在生命的第 ++个初冬里面。
城市啊城市，你好吗？
明天你又会降临怎样的景色呢？

书法 倪 源


